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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孵化

地和都市现代性的摇篮，孕育了“海派电

影”所独有的文化风貌。从《乌鸦与麻

雀》《三毛流浪记》，到《都市里的村庄》

《绑架卡拉扬》《股疯》《横竖横》《爱情神

话》以及主题纪录片《海上传奇》，再到舞

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一系列上海

电影通过影像语言向世界展现出进步的

城市面貌和丰沛的城市精神。

经典佳片放送之余，“上海电影学

派”建设的相关议题也被着重阐述。作

为最具地域代表性的研究工作者队伍

之一，上海电影研究学者们就“上海电

影学派”建构中有关上海性—上海经验

—红色文化等相关议题在不同的媒介环

境下展开探讨，以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影

像研究的深度运用和多元阐释及其启示

作用。

上海性：
中国早期电影中

的多维度景观

中国电影实现民族电影产业的拓

荒、本土电影类型的形成、电影理论的生

发与职业电影人才的登台等发展，均源

于上海开埠以来由于现代商业所构建的

都市文化景观和现代性精神文化的发

展。就像“海派文化”一样，“海派电影”

一直被认为语焉不详的概念，却又具有

鲜明的被指认的特质。这一特质可以被

认为是“上海性”。

陈犀禾教授曾认为，“上海性”需要

立足于并依靠于“中国性”层面，但同时

也具备其自身所独有的区域文化特点。

在影像的表达中，“上海性”兼顾与观众

的协商性、上海区域叙事空间的都市性

和对市民生活日常性的关照。换句话

说，对上海性的理解，需要从这三个维度

上展开阐释。

关于上海电影传统与观众之间的协

商性，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于“通俗叙事”

的结构能力。笔者曾就中国早期电影的

“通俗叙事”的传统和历史脉络展开过探

讨，认为中国电影中的“通俗叙事”恰恰

是与观众“协商”的结果，也形成了中国

百年电影的叙事中的一种“超稳定结

构”，从《孤儿救祖记》到《一江春水向东

流》，再到《鸦片战争》等，至今都是中国

主流影视创作成功的必由之路。比如冯

小刚的《唐山大地震》（2012）将情感伦理

置于前景，以此来讨论时代背景下的个

人命运；张艺谋的《悬崖之上》（2021）延

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谍战片的通俗叙事

模式，并融合了他自己的美学特质，建构

了新时代话语体系下新的类型景观。尤

其是在电视剧等新媒介的影像生产上，

近年来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包括《山

海情》（2021）、《人世间》（2022）等，无不

选择通俗叙事模式来呈现出个体与时代

之间的张力。

寄居在上海都市空间中的“日常叙

事”，则经常被指认为“现代性”的文化表

征之一，它既是《都市风光》中的“拉洋

片”，又是《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哀乐

中年》中的“破涕一笑”。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影像中对唱片机、广播、街区、影院

的呈现，无不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

都市生活的“诧异”性体验。

上海电影的“上海性”区域特质，更

兼有“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从1932年

孙瑜早期作品《火山情血》中对于上海空

间与东南亚空间的有效嫁接中可以看

出，上海影人自然而然所流露出的“世界

主义”的视野。同时，外滩码头南来北往

的异国他乡的人员流动，更加促使“世界

主义”不仅仅是景观，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诉求。正如吴永刚的《浪淘沙》一样，超

越上海、超越阶级、关于人类命运的叙事

是上海影人所极力追寻的人文价值。

上海经验：
本土文化与“流动

性”传播

作为中国电影的摇篮，上海更为重

要的是培育并累积了大量中国电影人

才、技术能力以及创作经验。由于社会

政治文化的变迁，上海影人的“流动”客

观上促进了中国电影乃至华语电影各个

区域的发展。

抗战伊始，上海影人基本上有两个

流向。一个是转向西南，进入“大后方”，

在云贵川陕等地的辗转，宣传和动员全

民抗战；一个是转向广粤地区，更精确一

点地说，是流动到香港、东南亚，形成第

一批上海影人“南下潮”。

向“西南”进发，是上海文化界抗日

救亡运动的主流。以袁牧之、吴印咸等

人为代表的上海影人“流动”到了延安，

成为“延安电影团”的核心骨干，尤其是

袁牧之从延安到苏联，“战后”再从苏联

回到东北，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成

长以及我党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上海经验”支持。

从抗战爆发，到抗战结束、再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上海影人因各种

缘由经历了三次“南下”影人潮，上海的

电影人才、资金、创作经验等，都有效地

促进了香港电影的制片水准，“国语片”

的生产无论是题材、类型、经营模式，无

不延续了他们在上海创作时期的各种经

验。尤其是“左派”影人团体的壮大和不

断地整合，使得香港电影从1950年代到

1960年代延续了上海电影传统和上海

经验，也奠定了其后香港电影“在地化”

的基础。

上海电影传统和经验在新中国电影

发展的各个时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写

在共和国首页”的电影《三毛流浪记》动

用的是上海印刷文化资源，其影像的空

间呈现不仅有流民的苦难日常，底层民

众的走街串巷，还以“三毛”的视角揭露

了富人虚伪的“仁慈”。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上海电影采用了“反特”类型叙事，不

仅融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现代化建

设的积极意义，也不自觉地将当时正在

建设和运行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城的空

间”叙事和日常化叙事展现出来。

如《羊城暗哨》《斩断魔爪》等，影片

通过侦查员的流动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现

代的、社会主义的广州。人来车往的海

珠桥、越秀山、永汉路骑楼和百年老字

号茶楼惠如楼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广州

建筑，在明亮色调映衬下，感受着社会

主义现代生活的体验，更是将都市现代

性置于“革命现代性”的叙事话语的表达

之中。

上海影人的“世界主义”在上世纪

80年代谢晋的影片《鸦片战争》《最后的

贵族》中突然重获“记忆”，置于国际视阈

内呈现极具生机的流动性，“通俗叙事”

中的“史传传奇”更是上海电影经验的再

次显现。总之，中国早期电影人的创作

经验，作为“上海经验”随着时间和区域

的“流动”而成为华语电影世界的一种文

化传承，如香港对上海电影经验的继承

使之获得“东方的好莱坞”的美誉，同样

也再次形塑了新中国电影的国家叙事。

时代的进步性：
“上海经验”的精

神气质

上海电影中的“上海经验”还体现在

对左翼精神的践行和继承。左翼电影运

动改变了上世纪20年代过度商业之风，

其影像和叙事美学都发生了根本的转

型，展现阳刚之美、关注劳苦大众，以及

民族主义叙事都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在

其中发展壮大的“左翼电影小组”也成为

中国电影的红色根基。

左翼电影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产生

一批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之作的影片，一

批具有强烈战斗性、深刻理论性的文献

和论著，更在于进步电影的经验，即“时

代性”的表达。抗战时期郑君里导演纪

录片《民族万岁》以民族志式纪实美学，

激励着抗战的民众；近些年来，上海出品

的《1921》和电视剧《破晓东方》等作品在

进行革命叙事的过程中，重视“上海性”

的挖掘，在重塑上海景点空间、挖掘传奇

叙事等方面既尊重了历史的真实，也丰

富了主流电影的完整表达。

当前，随着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在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等

方面的溯源，中国电影在重视历史、重视

文化传统的研究之际，上海区域影像的

历史和文化特质得以重新阐释。秉承这

一思想，探寻契合自身属性的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构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相适应的上海电影的历史叙事，在重新

理解中国电影的“上海经验”和“上海性”

的过程中，为中国电影如何在新时代“讲

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经验。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
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导；上海戏剧
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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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性与上海经验：
探寻上海电影的传统与精神气质

黄望莉 罗子盈

上海美术作为一段软性的历史，隐晦地展
现着城市历史遗存中的精神联系，丰富了近代
上海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江南文化对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化艺术影响
深远，在中西融合的新美术思潮中，上海美术的
风格受到时代变化的感召，既传承了受江南文化
影响深重的海派艺术的风格，又在绘画现代语言
上进行实验与突破，探寻适合中国的艺术道路。

新时期上海美术又以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
的永恒性和超验性为支点，转化为现代都市中
的审美和理想境界，解决都市现代性中人们精
神缺失的问题，在都市绘画中实现人文生态城
市的理想，建立人们的精神家园。

风格的自律与江南文化“基因”

上海的中国画历史，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同步。

上海的中国画始于元代，发轫于松江。元
代松江地区成就最突出的是山水画，当时的元
四家绘画活动主要集中在松江地区。松江是国
内历史上重要的通商口岸，丝绸、粮食都在这个
南北漕运口岸运送，因此周边的画家经常流连
于松江地区。松江也因为其发达的手工业、丝
织业等，成为上海经济繁荣之地，经济条件与绘
画气氛奠定了后来上海绘画的发展。

上海都市题材绘画在近代城市天时、地利、
人和共同推动下，在上海都市公共空间中，体现
了早期中国现代性的想象。在对现代性的“想
象”中，体现了文化启蒙，这种文化启蒙，是有着
江南文人气质的新型士大夫聚集起来推动的。
上海都市题材绘画中的江南文化基因，是上海
都市文化中才子佳人的传统。

如果说上海开埠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分水
岭，那么海上绘画则是中国近代绘画的分水
岭。上海的绘画在民族美术的传承创新和西方
美术的吸收借鉴上兼容并蓄，开拓了中国近代
美术多元融合的风貌。

上海画派主要以金石画派为主，金石画派
画家和社团活动频繁，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
上海书画研究会、豫园书画善会都是金石书画
家经常集会、研究与交流的社团。这些社团组织
机构健全，经常参与社会慈善，在上海画家之间
进行经济上的支持和互助，为上海创建了良好的
绘画生态，每个社团也有不同的绘画经营模式，
为近代绘画商业化创建了良好的经济生态。

在上海都市形成之前，主宰中国画坛的是
山水画，从清代“四王”一脉传承下来的山水画
势力的影响遍及苏浙地区，后因太平天国战
乱，上海成为苏浙士绅躲避战乱的地方，因此
聚集了大量的苏浙画家，以卖画为生。来自苏

浙皖的画家构成了上海画坛最初的主体，三地
之间的画风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在上海经济
大环境的影响之下，迎合市场规律和大众审美，
上海画坛由苏浙皖地区画家和本土画家一起构
成的绘画风格呈现出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内
在联系。

在绘画类型与风格上，上海画坛起初也由
浙江画家的绘画占市场的主导地位，原因是上
海的浙江系画家较早认识到上海新兴的市民阶
级审美趣味的变化。苏浙两地不同的绘画传统
在上海的适应性也不同，传统的文人画的儒雅、
聊以自娱的表达方式不再适合上海的商业环
境，身处当时“十里洋场”，上海市民对于文人画
的雅致和清高显得兴趣不高，新兴的市民阶层

更偏好装饰性较强的花鸟画和人物画，如没骨
画法的花鸟和带有故事性情节的人物画。在上
海市场环境的影响下，工细经营的绘画风格和
颐养性情的传统绘画基调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
节奏，20世纪上海画坛绘画风格呈现出的世俗
化特征显著。

城市题材绘画的审美是伴随着城市现代化
进程发生变化的，在现代商业社会语境中，绘画
免不了在“雅”与“俗”之间找到平衡支点。新中
国成立以后，随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城市
题材绘画的创作内容更广泛，反映了上海城市
的新气象新生活，不少作品都体现了浓郁的人
情味和生活气息。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
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现代生活向往的年轻人思
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作为
中国经济中心，令人炫目、光怪陆离的景象构成
了进入消费时代的现代城市，上海美术创作捕
捉到这一根本变化，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对社
会现实的批判成为上海绘画新的突破。

中西融合场域下的现代探索

上海这座城市，既有饱经沧桑的历史感，又

是世界上生机勃发的国际大都市，有常新的时
代感，正如古语所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之所以会呈现出与其他城市不同的面貌，
是与这座城市的起始渊源、城市建设、现代化进
程有密切关系的；在文化多样性上，除了中西方
思想文化交融外，上海的移民特色也使得上海
城市面貌、文化艺术更加多元；民国时期的上海
画家生态状况，包括他们的经济生活、当时上海
的商业环境、艺术市场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都
对本时期文化史的建构起到多维度的补充、定
位与阐释的作用。

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
的城市，当时上海画坛另一个显性特征，便是中
国西洋绘画的摇篮。在西学东渐影响之下进行
的洋画运动，为中国引进了西洋绘画，同时也为
传统绘画开辟了新的绘画和思考路径。

在中国发生的两次西洋绘画流入中国的现
象中，看似是一样的西学东渐的文化情景，其实
主体在对于西画接受的主动性上是存在差异
的。第一次西方绘画传入中国是明清以来西
方传教士引入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油画，第二次
是20世纪以来随着洋画运动带来的西洋视觉
文化和接下来出现的中国现代油画。前者是在
一种不自觉的情景之中，对西方绘画进行的技

术层面学习；后者则是融合中国文化情景，探索
中国现代绘画转型的带有选择和思考的一种文
化自觉。

中国本土美术与西方美术的两次交集，都
集中在上海，催生了有关中国绘画民族化和中
国画出路的思考。由西洋绘画引入而先后引发
了写生之争和风格之别，活跃在上海的艺术家
和美术社团，在多重风格的探索中寻找中国绘
画民族化本土化的路径。

在现代都市景观中呈现超越性

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
程的一个缩影和典型案例。自开埠起，上海的
城市化进程就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在“内生外
辅”的异质形式中建设与发展。

都市中的景观如建筑、道路、花园等，是自
然和人造景观的融合，因实用的需要而创造出
的棱角分明的大体量建筑，与形态混沌的自然
山水，无论是在视觉感受还是在绘画的表现上
都有很大的差异。如何将传统山水对自然的感
悟，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以及传统山水画中的永
恒性和超验性很好地转化成现代都市中的审美
和理想境界，解决都市现代性中人们精神缺失
的种种问题？那就是通过都市山水画，实现人
文生态城市的理想，建立人们的精神家园。

山水园林的自然野趣和工业大爆发的现代
理性城市，这两个看似在空间和背景上毫不相
干的绘画题材，是怎样被勾连起来的？重拾中
国城市景观在本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寻找现代都市人精神的栖居，是城市山水
之“道”的内核。

上海城市山水画中，城市中的元素作为一
种现代符号，运用笔墨的媒介加以呈现，拓展了
中国画的宽度，以传统的艺术精神对今天的文
化进行观照，传统艺术得到当代转型的出口，当
代艺术也因为传统绘画语言的实验越来越具有
包容性和可能性。虽然画中景物来自于现代城
市，但是山水的当代性的把握，需要艺术家对传
统山水有深刻的领悟，因此不能一味在批判当
代的语境下，简单认为传统的山水画无法满足
今时今人的审美，无法表现现实主义的风貌和
精神。当代都市山水的创作，要以对传统山水
画的深刻理解为基础，思考其中人与自然、天人
合一的关系，以传统山水画的思考方式和精神
的塑造，来表达现代的都市景观。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设
计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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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创作于1978年的油画《上海的早晨》

 电影《爱情神话》真实再现上海城市的烟

火气。图为该片剧照。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石库门、

弄堂、马路、报馆、裁缝店等老上海城市特色细

致入微地予以呈现。图为该片剧照。


